
月

利慧郭：辑编 刊副池杯流日81月21年7102

一期星版4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

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

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

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 15万人，再多

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

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

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

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

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

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

当天，毛泽东离开杭州。

6月 9日，专列途经南昌，毛泽东召见了刘俊秀和方志纯

等几位书记。听取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和副政委林忠照

汇报江西战备情况。

10日，专列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停留七天，住蓉园一号

楼。毛泽东分别听取了省委、省军区等的工作汇报。

当时全国处于战备动员期间，中央警卫部队加强了毛泽

东的安全保卫工作，省委书记张平化、徐启文亲自挂帅，确保

毛泽东在湘活动的保密和安全。省委并做了毛泽东回韶山搞

调查的充分准备。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从广西赶

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陶铸在广西桂林龙胜县深山区

农村调查的情况。

毛泽东听完王任重的汇报后问：陶铸的意见呢？王任重回

答：他主张实行分户管理，耕种自主，联产计酬，增产归户。毛泽

东赞同这个意见，说：“对，是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什么

叫所有制呀？既然叫自留地，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既然归

农民所有，烧掉也可以，所有属于农民的东西归农民。”

毛泽东很关心偏远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道：山区居住

分散，你估计单干户有多少？王任重粗略一算，认为约 10％，

或在 10％以下，有的是单干，有的像广东搞的那样，采取田间

管理包产到户。毛泽东对这个估计表示同意。王任重当晚就给

陶铸打电话，告诉他毛泽东赞成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还在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王任重等人的陪

同下，听取了王延春等关于湖南城乡形势和农村工作的汇报。

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

沿海地区的指示》，整个人民解放军都进入了紧张的战备教育

和训练。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入闽的部队连夜紧急拉动，保持

无线电静默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集结。为了避免暴露，原驻地

的电台照样工作。到 7月初步兵和炮兵等特种兵都已经到位，

才按毛泽东说的全部公开了。

11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

讯稿作了修改和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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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加点字

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12日 3时，毛泽东给林克写信：“林克：昨晚修改的稿件，

应请少奇同志召集常委各同志及彭真、瑞卿、肖华、定一、冷西

各同志，全文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这篇电讯 18日先以内部电报发给各级党委，24日在《人

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题为《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

匪帮军事冒险》。

6月 16日，彭德怀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

信，报送了一个长达八万字的申诉材料。彭德怀没能出席七千

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说他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有

国际背景”“阴谋篡党”后，大哭了一场。经过几个月的写作，6

月 16日向中央和毛泽东以信的形式报送了申诉材料（后被称

为“八万言书”）。

17日晚，毛泽东在蓉园一号楼住处专门听取了省军区第

一政委张平化、司令员龙书金、副政委方国南关于湖南战备工

作和民兵工作五落实（思想落实、干部落实、重点落实、武器落

实、活动落实）的情况汇报。

当龙书金讲到湖南没有什么部队，军区主要抓了民兵，在

长沙动员了 2000多民兵。几个制高点放了机关枪，一个点放

一个民兵基干连，配了一挺机关枪时，毛泽东插话作了总结发

言：这样搞很好，现在要靠民兵，民兵工作首先要抓好组织上

落实、政治上落实、军事上落实。对备战工作毛泽东也作了指

示。

1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了解

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

当天，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了武汉。

毛泽东在武汉参加了中南局召开的一次会议。

这一天，毛泽东还听取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谭

甫仁关于战备工作、部队入闽备战和民兵工作的汇报。

毛泽东问：民兵能不能完成任务？有什么问题没有？毛泽

东说，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要组织好，要有强的

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好训

练，一有情况要吆喝拢来。

毛泽东还为发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

讯稿给各级党委写了一封信：

各级党委：

现将准备发表的为着揭露蒋匪帮军事冒险计划的新华社

新闻电稿一件，先用内部电报发给你们。望即据此在干部及人

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至于何时公开发

表，中央将按照情况需要决定。

中央

六月十八日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它的名字

叫旺旺，是一只可爱的拉布拉多犬，

在我们之间发生了许多事，每一件事

都记载着我和旺旺的友情。

那是暑假的一天，爸爸告诉我要

去城里买狗，我高兴地一跳三尺高，

带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忐忑不安

地和爸爸来到宠物店。到了地方，我

惊叹地叫了起来：“好多可爱的小狗

啊。”有帅气的哈士奇，可爱的拉布拉

多和金毛，还有长得像一个蓬松的球

的松狮……最后我们买了一只拉布

拉多犬。

它长着一身乌黑发亮的毛，大大

的耳朵，圆圆的、水汪

汪的大眼睛，大大的嘴

巴里有一条长长的舌

头，还有着长而粗的尾

巴。它站起来比我还

高，我根本搬不动它。

在回家的路上，它

在车里七上八下地乱

动，一会儿跑到那里，

一会儿又跳到这里，我和爸爸见它这

个样子，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终于，我们到了街口，别人看着

我们买的小狗，赞不绝口，妈妈更是

热烈地欢迎我们回家。接下来，就是

给它取名了，我们叫它旺旺，希望我

们家有了旺旺，更加幸福，更加旺盛。

日复一日，我和旺旺越来越熟

悉。旺旺特别听话，它聪明又敏捷，我

扔出一根树枝对它说：“旺旺，快去把

树枝捡回来。”话还没落，它就像风一

样跑过去，不一会儿，便大摇大摆地

衔了回来。

旺旺还会保护我。有一天，我和

旺旺一起到街口玩，我看见一只大

狗，它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着我，

我很害怕，突然，它朝我扑了过来。

旺旺看见了，像一架战斗机一样，

飞快地跑过来，准备与大狗拼死一

搏，大狗看到旺旺凶猛的表情后逃

之夭夭。此时，我一下子抱住了旺

旺，那不争气的眼泪从眼眶里流了

出来。

这就是我的朋友，虽然它不是

人，也不能说话，但在我看来，它就是

我的亲人，我永远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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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求学，上班结婚，这么多年我和父

母总是离多聚少。在小城定居后，我软磨硬

泡想把父母接到城里，可他们放不下耕耘了

一辈子的土地，执意留在乡下。70多岁的父

母不会玩电脑，更不会玩手机微信，我只好

给父母选了一款老年手机，教他们如何拨

号，怎样接听。

每次我打电话回去，母亲总是说：“我和

你爸都好，不用挂念，家里啥都不缺，安心工

作，电话费贵，没事别老打电话……”

有一次，我忙着手头的活，忘了挂断电

话，当我发现时，电话还通着（后来我才知道

母亲不知道怎么挂断电话，她一直以为我不

说话就是电话断了）。只听母亲说：“老头子，

咱们该去卫生所换药了。”父亲说：“刚才你

没跟利芳说我手碰伤的事吧？”“没有，说了

她又该着急了！”“对对，这点小伤别惊动孩

子，给孩子添麻烦……”电话这头，我早已心

急如焚，最亲最爱的爸妈啊，你们总是为儿

女考虑，啥时候才能心疼自己啊？

当我十万火急请假回家，看着手上缠着

厚厚纱布吊着胳膊的父亲时，我心疼得直掉

眼泪，嗔怪母亲：“妈，爸都这样了，您还瞒着

我！”妈像一个办错事的孩子：“怕耽误你工

作嘛！”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打电话回家，每次

唠完嗑，我一边笑着说：“那我挂了啊！”一边

静静地等候，倾听父母的“真心话”大发布。

那天，我照例“挂”了电话，听到母亲说：“她

爹，泡脚睡吧，烧开的热水快凉了。”伴着哗

哗的水流声，我听见母亲说：“看电视广告上

有一种电动洗脚盆，能自动加热自动按摩，

泡上半个小时水还是热的，也不知道城里有

没有卖的。”父亲说：“老了，不中用了，要买

还得麻烦孩子们，咱这塑料洗脚盆挺好，多

添几次热水就行了。”

得到“窃听”来的情报，我马上去超市买

了个电动洗脚盆快递回家。当收到快递已送

达的短信回执后，我打电话问母亲收到洗脚

盆没有，母亲高兴地说：“芳，你咋跟我想一

块了？我前几天还和你爸唠叨想买个洗脚盆

呢，你可就买回来了。”我抿着嘴偷着乐：

“妈，女儿是您的贴心小棉袄，您心里想啥我

当然知道喽！”电话里，我教妈妈哪个按钮加

热，哪个按摩。母亲一边学一边夸：“水热腾

腾的，脚底下不停地按摩，麻酥酥的真舒

坦！”一刹那，我才发现，母亲竟然这样容易

“哄骗”和满足。

一次，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舅舅家生了个

大胖孙子，要我一周后参加满月喜宴。我照

例屏息“窃听”，果然，母亲自言自语说：“这

娘家又添了一辈儿人，我当姑奶奶的一定要

回去庆贺，最好穿红色的衣服喜庆……哎！

都怪我，平时丫头给我买红色的衣服我嫌太

艳不要，只好穿那件灰色大衣了。”我这边早

乐得差点憋不住笑出声来。

吃喜宴那天，我早早回家接母亲。当我

从提包里拿出一件红色羊绒大衣让母亲试

穿时，母亲的眼睛绽放出异样的喜悦光亮，

一边埋怨我又乱花钱，一边羞涩地边穿边

说：“我这头发都白了，这颜色是不是太艳

了？”我说：“红色既喜庆又庄重，还衬肤色，

您看看镜子中的您，精神焕发，又年轻好几

岁呢！”一旁的父亲也乐呵呵地说：“人是衣

裳马是鞍，你妈穿上这红大衣，风采不减当

年。想当年，我可是提了十几次亲才将你妈

娶到家啊！”我挽起母亲的胳膊，把头靠在母

亲肩膀上说：“妈，看咱们像不像姐妹俩！”母

亲笑着拍打我：“这丫头，没大没小。”

静静倾听两分钟，我知道父亲要种萝卜

了，就买来萝卜种子寄回家；田里该施肥了，

记下父亲“说”的化肥品牌让叔叔代买回家；

快到端午节了，买好粽叶糯米红枣快递回

家；父亲咳嗽了、母亲感冒了，悄悄回家照顾

……

静静倾听，我才发现，父母“一切都好”

的谎言中包含着对我们多么深的爱，多么浓

的牵挂啊！渐渐老去的父母，他们内心深处

又多么渴望和需要儿女们的疼爱和关怀啊！

我会永远守着这个秘密，静静地等候，

静静地倾听，倾听父母最真实的心声，尽最

大的努力和孝心，给父母真正想要的和需要

的，让他们没有任何压力坦然接受儿女的孝

心。祝福普天下一生操劳一生奉献的父母，

平安幸福，健康快乐！

静静倾听两分钟
●孙利芳

满中大街
■郭营战

我的朋友
荫庙下镇赵庄小学六（1）班：梁玉娟 指导老师：张莉雪

月光下的中大街，让我不禁放慢了脚

步。

从老十字街往东走，绚丽的街景忽然就

转身不见了。改造中的中大街只有零星的灯

光，漫射在街面上。如此的宁静与温馨，让我

忽然有了一种走在儿时故乡土街上的感觉。

我不由得抬起了头，嚯，好圆好圆的月亮，挂

在中大街东北侧的天空中，给北侧的房屋投

射出一个黑白分明的轮廓。黑色的屋脊，依

稀可辨的瓦棱，更显得古朴宁静。我不禁赞

叹，好美的月圆之夜啊！

此时正满月，星儿也疏影。有锅盔馍的

焦香在月华中飘动，有猪头肉的嫩香在黑暗

里氤氲，有烤鸭店的尖香在灯笼后滋滋作

响。这混合着各色奇绝香味的汝州美食，对

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我甚至闻到了这混

合香味背后的泥土气息。

因工作关系，我曾多次深入中大街改造

现场采访，见惯了人声鼎沸、机声隆隆的热

闹场面，今夜走入已经宁静下来的中大街，

忽地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满月如银盘一

样悬在空中，唯有几家老店在迎接着老城的

居民，宛如几株在黑夜里静静开放的夜来香

一样令人神往。

我追寻着黑夜中闪烁的那几处灯光，双

足触摸着新铺的青石板路，厚重的感觉清晰

而又坚定地爬满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那些已

经飘远了的古韵，似乎透过这雕花的青石

板，一点一点地潮湿了我的记忆。

脚下的这片州城，如果从公元前 770年

算起，已经有将近 2800年的历史。其中忠孝

祠、关帝庙、二苏祠、汝阳书院、城隍庙、文

庙、二程祠、州治、钟楼等地标性建筑依西往

东，曾错落分布在中大街。如今，曾经的雕梁

画栋，曾经的亭台楼阁，大都灰飞烟灭，幸有

文庙、钟楼等在前仆后继仁人志士的保卫下

得以留存。

然而，这土墙木柱，这残砖旧瓦，在三千

年的风雨剥蚀下，已到了该大力整饬的地

步。于是，便有了今年九月的淡妆浓抹。

这静静的月华，为悠长的石路铺上了

一层淡雅的轻纱，为起伏的女墙抹上了一

层柔滑的脂粉，为镂空的门窗投射出一片

诗意的暗影，为各色的脊兽铺设出一方神

往的秘境。这些固化的物件，因着月华的铺

垫与招引，仿佛都灵动起来，化作一个个精

灵，在月光下翩翩起舞，演绎出梦幻般的远

古神韵。

在它们的舞动中，我的脚步也更加轻

盈与飘逸，似乎进入了一种微醺下的美妙

放松。我的目光漫游在那幽深的仁义胡

同，两家主人正指挥着能工巧匠往后避

让，似乎还吟对着民歌，描绘着美丽的新

房。我的目光漫游在朱门铜钉的钟楼之

上，那古朴的楷体大字仿佛闪着撼人心魄

的金光，那勾心斗角的檐角勾勒出起起伏

伏的天空，那重重叠叠的阁楼仿佛层峦叠

嶂的巍巍青山。我的目光漫游在那白墙边

缘的雕花砖饰，仿佛一只只停憩在白牡丹

花瓣上的黑蝴蝶，用小巧的嘴巴吮吸着甜

甜的花蕊。我的目光漫游在街中央跃动着

的那汪白水，白水里的块块青石因着水的

濡浸，圆润如玉。硕大的玉体中部，两道深

深的车辙依稀显现，似乎有车辚辚有马萧

萧。我的目光漫游在那凸出的门楼之上，

那斜穿的木雕，那错落的花格，仿佛是一

把遮挡风雨的油篷伞，撑开在粉墙之外的

空中。我的目光漫游在巍峨的牌坊之上，

那一垄垄的瓦棱闪着银光，宛如跳动的音

符；双层的帽檐上，仿佛蹲着四只青鸟；镂

空的锥形小柱，远望如奏完了一曲仙乐静

止下来的编钟，而那仙乐似乎依旧在萦萦

绕耳。

此时，圆月如洗，月华似银，反衬着街上

所有黛色的建筑，尽显神秘与庄重。忽然，一

辆电瓶车静静驶过，灯光如炬，光芒四射，让

我心中为之一亮。而那圆月，更如一粒金豆，

闪耀在半空。

灯光与月光交织下的中大街，似乎在舞

动翩跹。

八十年前的南京

经历了冷酷的枪炮和屠刀

原本车水马龙的金陵古城

尸横遍野

到处是殷红的血

染红了万里长江水

到处是惨死的人民

残缺的尸殍

冰冷的石碑

底下是冰冷的骨骸

或者化作沃土脂膏

三十万同胞

哪一个不是有着

滚烫的血液和灵魂

还有爱的怀抱

可是啊

凶残无耻的侵略者

还在暗洞里

磨砺着屠刀

从地狱里

发出阴冷的笑

祭
南
京
死
难
同
胞

●
李
国
现

乐达金马杯
家风 家训 家规
征集大赛

汝州市乐达金马国际家居建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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